
港經濟越糟糕政治越激進，政治越激進香港經濟越糟糕。而

拋開現象看本質，香港問題其實處在儒家倫理與自由主義之

間。強世功曾於 2004—2008年在香港中聯辦研究部工作，

並著有《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

過程意外結果不意外

吳：對於這一投票結果和充滿戲劇性的過程，你如何評價？

強世功：這個結果並不意外，政改方案被否決在許多人意料之

中。這主要源於兩方面的判斷：其一是反對派自「佔中」以來

就表態，如果不能滿足自己的要求就會否決政改方案，這一立

場始終沒有鬆動；其二雖然中央盡最大努力推進普選，但以人

大決定為前提，無法滿足反對派的要價，雙方妥協的空間非常

有限。對於你提到的戲劇性，我相信只是一種意外，但也說明

比起反對派，建制派內部的協調水平有待持續提高。

吳：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人大常委會的決議第一次被下一級

「議會」否決，這一結果本身恰也吻合了「一國兩制」的設計。

強世功：反對派的否決也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行事，這樣的

結果也在中央的意料之中。有人說，這樣的結果對中央是「正

中下懷」，我不同意香港流行的這種陰謀論。中央對香港的管

治始終着眼於整個香港的利益，甚至不惜讓建制派作出讓步和

犧牲，不僅給出了普選時間表，而且始終全力以赴爭取落實普

選。不過政改方案被否決，雖然在中央的意料之中，但面對香

香港問題： 

在儒家倫理與自由主義之間

強世功

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法學院教授

2015年 6月 北京大學

訪談手記

全國人大通過的 2017年普選特首的方案，6月 18日最

終在立法會以 28票反對、8票贊成的投票結果被否決，這

也開創了中國最高權力機關的決定被「地方」否決的先例。

後「佔中」時代的香港，在經歷過「佔中」運動的喧囂狂躁

之後最終回到了原點。梁振英及建制派被批為躲在北京背後

的懦夫；民主派淪為躲在所有人背後的懦夫；香港沉默的大

多數成為躲在自己影子背後的懦夫。再加上無所不在的外國

敵對勢力構築的阿拉伯之春幻想，以及中聯辦的角色問題，

使得香港不僅裂變，面對未來更是無所適從。

究竟該如何看待政改方案被戲劇性否決的事實？這又

將如何影響香港接下來的政治走向？在強世功看來，經歷

過 2014年以爭取「真普選」為口號的「佔領中環」運動，

政改方案被否決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而且香港目前的政治

生態使得香港難以解決其所面對的經濟問題，經濟下滑反過

來加速政治生態進一步惡化，經濟與政治形成惡性循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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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頓 1992年選舉時在競選總部曾經張貼出那句非常著名的標

語——「笨蛋，問題是經濟」一樣，不少人也樂於對香港喊出

這句話。

強世功：不能簡單這麼說，因為經濟問題的背後是政治。準確

地說是香港經濟與政治之間陷入了相互惡化的負循環中。香港

政治近年來越來越激進化，從議會政治轉向了街頭政治。這與

香港經濟下行有關，但香港經濟下行很大程度上又源於香港政

治。一方面香港政治始終聚焦於普選問題，特區政府無法凝聚

力量來解決經濟民生問題；另一方面普選議題的背後是反對派

從骨子裡不認同中央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不認同國家的憲政

體制和政治制度，因此無法與中央建立信任關係。由此，香港

的普選問題始終隱含着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香港普選是不是

要將香港與內地、特區與中央、香港的 700 萬中國人和內地

的 13億中國人對立起來。中央之所以要求普選的行政長官必

須愛國愛港，就是擔心出現這樣的局面。而香港反對派始終在

迴避這個問題，迴避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問題，迴避國家認同

的問題。這才是香港普選問題的癥結所在。

由此，可以將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放在一起來思考，二者

有不同，但也有類似的問題。其中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國家認

同問題。香港回歸以後未能開展「去殖民化」，香港精英普遍

認同西方世界，認定香港是西方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沒

有認同香港是中國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中國的大都市。國家

認同問題在台灣已經變成了統獨之爭，在香港就變成「一國」

港絕大多數人渴望普選的願望，中央肯定會為此感到遺憾。我

們從政改方案否決後中央的表態中就可以看出中央堅持推進香

港民主發展的堅定立場。

吳：這樣的結果對香港意味着什麼？

強世功：從政治層面看，意味着香港內部失去了一次相互妥

協、合作、和解的機會，使得香港社會的政治撕裂會更加嚴

重，但影響最大的依然是經濟。我們看到香港這幾年的經濟發

展在下行，無論金融中心、航運中心以及旅遊中心的地位都在

持續下降，香港內部的貧富分化、社會矛盾依然突出。香港近

年來激進派力量激增甚至引發「佔中」，根源還在於經濟向下

走，底層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看不到希望。造成這一結果有很

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點是香港沒有抓住國家整體發展的戰

略。換句話說，中國經濟往上走，全世界都在搭着中國的順風

車向上發展，無論是歐洲還是非洲、拉美，也包括美國。東亞

地區也很明顯，例如韓國和中國建立自貿區、新加坡始終積極

加強和中國的經濟合作。但離中國內地最近的香港，反而沒有

努力搭上這趟順風車，而且在中央想要通過一系列惠港政策將

其拉上車時，香港有時候還選擇了「跳車」。這從反對高鐵到

排斥內地遊客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香港問題的癥結：國家認同

吳：有一種說法，香港問題經濟是主題，政治是副題。就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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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兩制」之爭。這個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這是港台內部的利

益分配問題或階級問題，本來是可以通過相互妥協達成共識

的，卻被操弄為統獨問題或政治普選問題，從而經濟問題、社

會問題被政治化，以至於無法達成妥協。

因此，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使得香港難以解決其所面對的

經濟問題，經濟下滑反過來加速政治生態近一步惡化，經濟與

政治形成惡性循環。香港越糟糕政治越激進，政治越激進香港

越糟糕。

香港媒體教育下的一代：視野狹窄、心靈貧瘠

吳：我們注意到從「佔中」到這次政改投票，遊行隊伍中，學

生是主力軍。從現場了解到的情況看，他們的資訊很多來自於

香港媒體，而且受媒體影響和引導頗深。

強世功：媒體反映一個社會的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在商業

化、民主化的時代，媒體所謂的媚俗、獵奇、民粹傾向很容易

受到鼓勵。這是現代媒體普遍面臨的問題。在香港，媒體所反

映出來的香港主流文化意識形態就是在國家認同問題上存在分

歧。香港的一些媒體對內地的報導充滿了香港文化精英狹隘的

政治偏見和文化偏見，把香港及其背後的西方世界視為文明的

天堂，而把內地塑造為恐怖的野蠻之地。以前，香港媒體將內

地視為愚昧和貧困的象徵，現在又塑造為專斷、暴富和混亂的

形象。總之，他們以「恐共」、「拒共」為由來教育社會大眾

拒絕認同國家。在此背景下，可以理解為什麼一泡童子尿就能

在香港媒體上掀起軒然大波。其實，這都屬於媒體製造的大眾

恐慌。

吳：現在香港的主流敘事，要麼從西方看香港，要麼從香港看

香港，或者從香港看中國，很少從中國看香港，這造成了年輕

一代視野的局限。

強世功：香港的年輕人眼界越來越窄，對歐美不了解，對內地

也不了解，又缺乏上一代人的打拼精神，很容易陷入悲觀抱怨

的境地。港英政府時期，英國在香港系統地開展了殖民地教

育，最終培育了香港的本土文化，從而在文化思想意識形態

上將香港與內地隔離開來。1997 年香港雖然在法律上回歸中

國，但在人心上並沒有回歸。回歸之後，中央並沒有推動香

港的「去殖民化」，香港殖民地時期形成的價值觀念繼續進行

「文化再生產」。回歸之後特區政府推動所謂的「母語教學」，

不是推廣國語，而是推廣粵語。而通識教育課程改革又進一步

削弱了中國歷史課在中學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而香港的通識教育所強調的批判性思維變成了閱讀報

紙、批評政府，讓媒體充當了學生的老師，整個政治和教育都

變成了媒體的附庸。即使和西方的大學和中學相比，香港教育

亦缺乏對歷史、文明、傳統和經典的理解和尊重，中學和大學

教育缺乏與社會的相對隔離和獨立性。這種教育背景下，香港

年輕一代的心靈不是變得崇高而廣博，而是變得貧乏而狹隘。

022 023第一章 從「佔領中環」到旺角騷亂



儒教倫理下的治港思路

吳：從這次政改投票可以觀察到，其實各方對於「一國兩制」

缺乏全面準確的了解。你在《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視野》一

書中曾對「一國兩制」作了詳細闡釋，是基於怎樣的認識和

研究？

強世功：今天很多人認為，「一國兩制」只是一個形象描述，

而非科學概念。從政治學角度看，它不屬於西方政治學中的單

一制，也不屬於聯邦制，以至於「一國兩制」至今依然被看作

是一種臨時性的特殊政治設計，所以大家依然在爭論五十年要

不要變的問題。這個概念已經提出二十多年，我們至今並沒

有在政治學和法學的意義上將其變成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思

考，因此也難以用來解決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類似政治難題。

實際上，「一國兩制」這個概念是從中國古典多元一體

的天下秩序格局中成長起來的，類似於西方歷史上的帝國體

制。但是現在很多人只將其看作是鄧小平個人的政治智慧或者

解決港澳彈丸之地問題的權宜之計，而沒有看到在鄧小平的政

治思考背後，實際上貫穿了從中國歷朝偉大政治家到毛澤東關

於邊疆治理的連續性思考，而在這思考的背後實際上隱含着一

套對政治秩序的制度建構及政治哲學理念。而今天香港發生的

許多衝突，實際上就是中國傳統和西方傳統兩種不同的政治理

論的理解路徑和價值倫理之間的衝突。

所以理解香港問題，需要放到更宏大的歷史背景中。要放

在今天中國文明復興的大背景下，重新理解中國在處理香港澳

門問題、將來處理台灣問題乃至未來「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

周邊國際秩序建設的問題。在這個領域，要在中國古典政治思

想與現代西方政治思想之間形成一種互動，兩者相互發明，形

成未來中國對秩序和法的新的理解和闡釋。

吳：你在書中也反覆提到一個「儒教倫理」的概念，具體到香

港問題，該如何理解？

強世功：在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上，中央始終以一個儒家倫

理大家庭的思維考慮香港，香港由此被看作是回家的浪子，家

庭需要給予格外的溫暖和照顧，希望這個孩子逐漸培養出對家

長的尊敬、認同和責任。由此，我們才能理解鄧小平當年為什

麼如此大方地對香港採取格外優惠的政策。但是，香港的敘事

是在西方自由主義的脈絡中理解中央與香港的關係，視自己為

「會下金蛋的鵝」。這種論述不僅歪曲了歷史事實，而且模糊

了問題，將那些優待看作是中央與香港作為平等主體之間基於

相互利益而談判和妥協的產物。

在香港的歷史敘事中，中央雖然被稱為「阿爺」，但往往

是一個笨拙過時、愚蠢可笑的形象：缺乏現代政治理念，不懂

得民主法治下的政治運作原則，也缺乏精明的利益計算。中央

與香港由此也變成了一個過時僵化、憨厚笨拙的古代人與新潮

時髦、精於計算的現代人之間的關係。香港往往充分利用中央

的道德意識，以各種方式不斷爭取香港利益最大化，在自由主

義脈絡下選擇各種有利的博弈策略。比如，香港反對派發起

的「佔中」就是一場精確計算的利益博弈，他們明白中央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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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最大的關切就是保護其經濟繁榮，既然如此他們就佔領中

環，危及香港金融，進而危及香港經濟繁榮，從而迫使中央在

政制發展問題上讓步。

具體到政制發展問題，也是兩種思路的衝突。香港在自由

主義的脈絡中，堅持自由選擇行政長官，而無需行政長官愛

國愛港，行政長官如何向中央負責取決於基本法下的利益博

弈。然而，中央之所以堅持要行政長官愛國愛港，是為了特別

防止與中央對抗的人當選行政長官而引發中央與特區之間系統

性的信任危機和憲政危機。

在香港自由主義的脈絡中，將中央的這種儒家倫理式道德

考慮看作是中央的特權和自私。正是基於自由主義的利益博

弈，不少人建議中央放開行政長官普選，若反對派推出與中央

對抗的行政長官當選，中央要麼不任命，要麼任命之後不予合

作。中央與香港的分歧鬥爭無疑會折騰香港，讓香港陷入混

亂。但是，持續的混亂也許會徹底打破香港市民對反對派幻

想，打掉長期以來反對派在香港形成的道德優勢，實現「大亂

大治」。

但中央之所以不願意採取這種自由主義的治理思路，更多

的考慮是中央與特區之間的系統性對抗最終傷害的並不是香港

反對派，而是香港的整體利益。正是源於此，中央才承擔起香

港政制發展問題上的責任，寧願承受香港反對派的惡意攻擊和

普通市民的普遍誤解，也不願意拿香港 700 萬人的利益作為

賭注與反對派展開政治博弈。這無疑是在儒家倫理傳統中的

政治思考，即政治不是單純的利益計算，而是包含了仁愛與

責任。

比較之下，當年英國人彭定康的改革就是拿香港人的整

體利益與中央進行激烈的政治博弈，結果英國人不僅全身而

退，而且贏得了香港人的懷念。然而，這場政治博弈產生的仇

恨、敵意和不信任卻要在中央與香港內部消化，今天政制發展

問題上的分歧與當年的彭定康改革不無關係。

需要注意的是，香港在政治上和地緣上處於大陸的邊

緣，可在經濟上和意識形態上卻處於西方世界主導的中心地

帶；隨着內地經濟崛起，香港在經濟上被邊緣化，但在意識形

態層面依然佔據中心，使得在經濟和政治上擁有巨大實力的中

央有些措手不及。這樣一種中心與邊緣、主體與補充之間的

錯位與落差，恰恰是香港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是中國的憂慮

所在。中國要想從憂慮中解脫出來，恢復中華文明應有的尊

嚴，無疑需要有比解決香港普選問題更長的時間、更大的耐

心、更強的政治意志和文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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